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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泸州纳溪法轮功学员唐天敏女士三年冤狱期满，从简阳养马河监狱回到家中。离开监狱时有人问她：你回去之后要干啥？她当着警察与众人的面坚决的说：找钱，控告江泽民。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六十岁的唐天敏女士自述遭非法判刑、监狱迫害的经历，明慧网二零一五年六月十六日报道如下：（有删改）


一、故意违法：纳溪区法院黑审秘判


二零一二年四月，我在纳溪渠坝讲真相，快中午时，被渠坝派出所绑架，当晚非法关进纳溪看守所。几个月后的一天，看守所突然通知我上法庭。奇怪的是，在此之前，没人给我送达起诉书，没人告知我可以请律师辩护，也没人提前通知我什么时候上庭。


到了纳溪法院，庭内坐了大约二十多人，几乎都是穿制服的。公诉人读起诉书读的快，我说：“你读的什么我听不清楚。”因为我没见到过对我起诉的起诉书，对告我的原因、事由一概不知，也没有应答的准备。当我一听到公诉人读的内容中有把法轮功诬蔑成“×教”的诽谤之词，我就立即驳斥、否定，我说，法轮功不是邪教！法轮功没有错，错的是你们！


公诉人把我维护个人信仰、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向人讲真相的合法行，











被监管人员最可怜，他们被江泽民当作工具使用，犯下大罪了，造下大孽了。其实他们也是普通公民，为人子女，为人夫妻，为人父母，要不是江泽民胁迫他们参与迫害，他们何至于变成这样？是江泽民在把他们往地狱里推啊！


我经常给狱警、犯人们讲真相，那个曾经把我打的昏死过去的犯人说，以后我不打你了。那个折磨人最厉害的监室长在我出狱时送一双新袜子给我。她们都说，你能走过来，很不简单。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期间，我向一个姓姜（音）的队长反映犯人打我的情况，她不但不听，反而狠狠抽了我几耳光。罚我站了大半天过后，对我说，你曝光过楠木寺（劳教所）？我说，是。（见明慧网《四川泸州唐天敏遭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纪实》）她说，善恶有报是真的？我说，是。那次我给她讲真相讲了两个多小时。我说，我们师父要我们善待众生，要慈悲讲真相挽救世人。大法弟子没有仇恨，我们不恨你们，你们也是被迫的。此后，我再没见她体罚法轮功学员了，法轮功学员不报数她也就算了。


养马河三年冤狱期满，出狱前，有人问我：出去后你干啥？当着警察与众人的面，我坚决的说：找钱，告江泽民。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











近日中国大陆各大城市出现诉江标语








故意殴打、残害被监管人员是违法犯罪的，她们为什么还敢肆无忌惮的这样干？施暴行恶的犯人说，没有干部的允许，谁敢这样干？


纵容被监管人员施暴违法的四中队警察：李德明，张庆，高某某等等。


三、第二次遭劳教迫害补充


二零零四年我第一次被非法劳教迫害，遭受了暴力转化的种种酷刑折磨。警察不仅指使劳教人员行恶，队长还亲自动手施暴，日子没有一天轻松。两年熬过来，我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二零零八年我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折磨。在此作一点补充。


   1、拒绝倒饭挨打。杂案犯二十四小时包夹法轮功学员。被包夹严管的法轮功学员只能在监室吃饭。每天包夹借机打许多饭回监室，根本就吃不完。每天要倒几大盆，足足有七、八斤、十来斤米才能做出的那么多的饭。她们逼迫法轮功学员把白花花的饭倒进厕所，再用水冲干净。我想，我们师父吃饭时一粒谷子都要剥来吃了，不浪费一粒粮食，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这么糟蹋粮食呢？我拒绝倒饭，她们就强令我把倒在厕所坑边上弄脏了的饭吃了，意思是你们讲“真善忍”，就该把那些饭吃了。我抵制倒饭她们就对我大打出手。


   2、捆刑。一次包夹拖出两张床，把床柱合并在一起，强迫我背靠床柱军姿站立，然后把我绑到床柱上，用布带从头部一直捆到脚踝。全身不能动弹，呼吸困难，头、脖子都没有一丝活动的余地。屎尿拉在身上，吃饭靠喂，喂也吃不下，一吃就吐。从早捆到晚上。


   3、罚站。(省略) 


   4、艾滋病菌携带者当包








饥饿。进入劳改营大约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遭受饥饿的折磨。警察说，你要吃？吃的是共产党的。共产党就不给你吃。我说，共产党都是吃老百姓的。她们一天只给我吃两顿，两顿饭大约只有一两米，没有菜，三个月后我九十多斤的体重瘦到只有六十斤，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了。起床、上厕所要用尽全身力气，穿衣都穿不上，没有那点力气，后来连路都走不动了，真的到了风都把我吹倒了的地步。一天一个警察干部在调离之前到监室来，撩起我的衣服一看，说，哎呀，好瘦呀。进监狱第一个年头，过年了，大年三十我挨饿整整一天。没人给饭吃，水都没有一口喝。一个犯人曾经在泸州看守所与我关在一起，她得了重病，我照顾她，给她洗衣服、盖被子，在养马河监狱邂逅，年三十那天她背着警察偷偷给了我一颗糖。


后来我就绝食抗议，抵制迫害，才解除了饥饿的折磨。进监狱五个月后要我出去干活，我不能行走，两、三个犯人架着我去劳动，来来去去，她们都累得喊受不了。


（吊、扇耳光、暴打、有踩、来回搓招数的打、掐脖子、撞墙、蹾、脚踩来回搓、强迫抽血……省略）犯人施暴，警察一个个不露面，我向她们反映，她们根本不理睬，个个装聋作哑。一次我给队长张庆反映挨打的情况，她说，没人看见。队长李凤芳找我谈话，我从亲身经历给李凤芳讲大法的美好，从家庭亲历的遭遇讲共产党的本性残忍。她说上一代人不该把仇恨传下来。我向她反映挨打的情况，她不说打人不对；给她说挨饿的事，她说就是不应该给你吃。我说，打了人的犯人违反监规，你们还给减刑奖励，这不是邪教是什么？   


这些犯人个个都是熟背监规的，都知道被监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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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劳教所把艾滋病病菌携带者集中关押的特殊中队合并到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队，大家都知道这是又一种残忍的迫害方式。与这类人员混杂在一起，大家都觉得如阴云密布，连警察都不满。监狱让艾滋病病菌携带者当包夹，指使她们暴力对待法轮功学员，把她们变成工具，打手，我被她们殴打。   


我觉得监狱警察被江泽民利用来迫害法轮功已经很可悲了，警察又去坑害这些无药可救治的携带艾滋病病菌的可怜人，把她们推向更深的深渊。


四、遭迫害中的坚定与慈悲


无论在洗脑班、劳教所、劳改营，在遭受任何残酷的精神、肉体上的折磨时，我都坚定神圣的“真善忍”信仰。因为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师父伟大。是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给了我做好人的路标，让我懂得了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再艰难的处境，我都不忘师父的法，坚持背诵《论语》。


在养马河监狱我遭受酷刑折磨，又饿又困，头被撞的昏昏沉沉，我有时感到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仿佛意识都没有了。但是 “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一念，我牢牢记在心里，一刻也不放松。


我被非法劳教迫害两次，历时三年


半，在劳改营


又呆了三年，


江泽民利用司


法、利用监狱


迫害法轮功，


迫害手段的无


耻与残忍我深


有体会。我觉


得那些公检法


司人员、狱警、











为作为犯罪事实，还列举了六个证人，而六个证人一个也没有到庭作证。庭审前法庭没有明确告知本人有自我陈述的程序，有自辩的权利；庭审中也没给予本人自辩的机会。


法庭说我犯了哪条哪款，要判三年至七年。我说我哪条也没犯，违法犯罪的是你们。


那天旁听席上的人全是与我不相干的、不相识的人，我的亲人、朋友一个都不在场，一个都不知道开庭的消息，没有亲人朋友见证我被黑审构陷的过程。如此庭审没有公正可言，散庭时我就质问道：你们这就是开庭啊？


秘密庭审后大约一个月左右，送来裁决书，判我三年。送裁决书的人姓康，有人喊他康刚虎（音）。他没有告知我可以请律师，有上诉的权利，只是说：你认得我不？我当然认得他。二零一一年我被非法绑架到洗脑班时他是参与迫害的一员。我在这份非法判决书上写上：中共是邪教。法轮大法是正法。（此判决书是迫害的证据被监狱没收，出狱时没还给我。后来几次找纳溪区法院复印，法院不印。）


判决书送来十多天后，我被劫持到简阳养马河四川省女子监狱。送走之前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走，也没有通知我的家属会见，早晨起来喊走就走。


不给起诉书，黑审秘判，剥夺我的诉讼权，还剥夺我会见亲人的权利，程序违法纯属故意。这就是江泽民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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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秘判三年　四川泸州唐天敏自述遭酷刑迫害











酷折磨。五个月的时间，我遭受了多种酷刑的折磨。


剥夺睡眠。白天监室


里的人干活去了，我被关在监室里由犯人做包夹对我严管，晚上大家回来就弄我到走廊上、楼梯间罚站、罚坐，不准睡觉。有时睡二、三个小时，有时通天亮不准睡。一次我困糊涂了，怎么下了楼梯，怎么摔倒的都不知道，从地上醒来头上摔出了个大包。


踢下身。一天四、五个犯人把我按在保管室的一张七十公分高的台面上，仰面朝天，掰开双腿，让一个犯人对着我的下身猛踢一阵。第二天，我感到骨头都象被踢碎了一样。我对她们说，你们好残忍，骨头都给我踢碎了。


抓着头发闷水。被警察指使的犯人把我拽住，抓着头发往一个大桶里闷水。这个酷刑遭受了两次，一次大约有好几分钟，那是要命的几分钟，难受的人真想一死了之。


泼凉水。大约十一月份，天气很凉，“包夹”犯人把我弄到厕所里泼凉水。十几个人将一盆盆的























凉水往我身上、脸上泼，往嘴里灌。当时楼上楼下好多人来看。














控的司法用违法手段迫害法轮功蓄意制造冤狱的事实。   


我的孩子、亲戚对我被


庭审、被判刑、被送走的消息一无所知。当地的朋友们、熟人们从明慧网上看见我被酷刑折磨至生命垂危的讯息，才知道我早已离开了纳溪，被投进了黑暗的简阳女子监狱。


二、养马河女子监狱的酷刑折磨


四川省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黑窝，江泽民利用监狱、警察、犯人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对法轮功学员施行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臭名昭著，海内外皆知。被劫持到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四监区，我首先想到的是：我是大法弟子，法轮功没有错，我没有罪，我不是犯人，我是被冤判的，我是堂堂正正的好人。所以，监狱按犯人的标准对待我，我一概否定，一律不配合。抄写、背诵犯人必须遵守的“规范”，我不写、不背。我不是犯人，怎么能让规范坏人的“规范”来规范我？点名我拒绝回答，因为


我不属于那里的罪犯；上厕所我不打罪犯报告，即便屎尿拉在身上我也不屈从；集


体唱红歌对中


共邪党表忠心、


歌功颂德，每


天唱几次，我


不唱……


监狱要想象改


造犯人一样改


造我，以此改变我的信仰，逼迫我放弃修炼。为到达目的，指使那些服刑的犯人对我残

















